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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書
，
尤
其
是
社
會
讀
書
風
氣
，
已
成
一
個
十
分
沉
重
的
話
題
。

書
神
敗
於
財
神
，
我
似
乎
也
認
同
流
行
觀
點
，
以
為
是
經
濟
潮
衝
擊
所

致
。
而
最
近
偶
得
了
解
浙
江
樂
清
市
有
關
情
況
後
，
我
的
看
法
有
了
改

變
。

我
因
遊
雁
蕩
山
而
宿
於
樂
清
柳
市
鎮
，
得
知
震
撼
內
地
的
溫
商
傳

奇
，
原
是
從
這
個
鎮
開
始
的
。
則
柳
市
和
樂
清
之
富
，
可
想
而
知
。
正

是
這
內
地
商
潮
最
盛
之
處
，
讓
我
分
明
感
受
到
一
股
清
新
的
讀
書
風
，

不
勝
欣
喜
。
這
要
從
三
禾
文
化
俱
樂
部
談
起
。
樂
清
為
文
明
古
縣
、
書

香
之
邦
，
素
有
﹁東
南
小
鄒
魯
﹂
之
稱
，
不
忘
歷
史
輝
煌
的
樂
清
人
，

因
改
革
開
放
而
致
富
後
，
不
但
決
意
發
揚
文
化
傳
統
，
更
欲
使
經
濟
大

市
亦
成
文
化
大
市
。
於
是
成
立
了
三
禾
文
化
俱
樂
部
。
文
化
只
能
來
自

讀
書
，
所
以
俱
樂
部
最
主
要
的
形
式
便
是
讀
書
會
。
俱
樂
部
負
責
人
趙

樂
強
、
施
中
旦
大
概
以
我
和
我
的
幾
位
詩
友
為
讀
書
人
，

邀
我
們
至
三
禾
讀
書
室
座
談
，
並
介
紹
了
俱
樂
部
概
況
和

平
時
讀
書
情
形
。
俱
樂
部
堅
持
定
期
舉
辦
讀
書
會
，
一
期

一
個
閱
讀
主
題
，
贈
閱
或
指
定
書
目
，
讀
後
相
互
討
論
、

交
流
。
參
加
讀
書
會
的
有
當
地
文
化
人
士
、
教
師
、
公
務

員
，
更
有
許
多
企
業
家
。
所
讀
所
學
皆
非
裝
飾
門
面
之
時

髦
，
而
是
專
注
於
中
華
文
化
和
傳
統
道
德
的
繼
承
，
所
謂

﹁為
生
命
的
厚
度
而
讀
書
﹂
。
因
《
論
語
》
為
儒
家
重
要

經
典
，
還
因
台
灣
著
名
學
者
南
懷
瑾
是
樂
清
人
，
他
們
便

先
讀
南
氏
《
論
語
別
裁
》
和
有
關
文
化
論
著
。
幾
年
來
已

讀
古
今
名
著
許
多
種
。
不
少
人
切
實
嘗
到
了
讀
書
的
甜
頭

，
而
把
讀
書
視
為
生
活
中
必
不
可
少
的
部
分
。
俱
樂
部
的

其
他
多
種
文
化
活
動
或
項
目
，
也
都

與
讀
書
密
切
相
關
，
如
講
座
、
筆
會

、
培
訓
、
創
作
和
資
助
人
文
書
籍
出

版
等
。
他
們
還
協
同
各
文
化
學
術
團

體
開
展
活
動
，
而
有
多
種
長
遠
規
劃

與
努
力
，
例
如
從
當
地
青
年
中
挑
選

可
造
之
材
舉
辦
詩
詞
研
習
班
，
從
高

校
聘
請
名
教
授
講
授
、
指
導
。
趙
樂

強
說
，
這
幾
十
個
人
裡
，
總
能
培
養
出
幾
個
像
樣
的
詩
人

吧
。
這
話
，
讓
我
感
動
。

俱
樂
部
係
民
辦
非
企
業
單
位
，
經
費
主
要
由
來
此
讀

書
的
企
業
家
捐
助
。
一
個
自
發
組
成
的
民
間
團
體
，
自
覺

擔
當
起
當
地
文
化
建
設
重
任
，
在
全
國
已
很
少
見
。
而
將

文
化
落
實
到
讀
書
、
以
讀
書
促
進
文
化
建
設
，
則
更
是
罕

見
。
這
與
如
今
許
多
地
方
為
出
政
績
造
影
響
、
自
然
難
免

急
功
近
利
甚
至
搞
花
架
子
的
﹁文
化
建
設
﹂
，
形
成
鮮
明

對
照
。
這
種
對
待
文
化
和
讀
書
不
浮
躁
、
極
沉
穩
的
心
態

，
放
在
老
輩
文
人
身
上
，
自
屬
正
常
，
而
對
處
於
經
濟
潮

中
心
的
樂
清
人
、
尤
其
是
那
些
企
業
家
來
說
，
則
實
在
是

難
能
可
貴
，
令
人
驚
喜
乃
至
感
嘆
不
已
。
俱
樂
部
的
讀
書

會
，
有
力
地
影
響
和
推
動
了
當
地
的
讀
書
風
。
這
樣
所
產
生
的
實
際
引

導
效
果
，
顯
然
優
於
空
洞
的
號
召
和
設
立
讀
書
日
等
措
施
。
我
覺
得
，

這
裡
逐
漸
形
成
的
讀
書
風
氣
和
文
化
氛
圍
是
能
夠
一
直
延
續
下
去
的
。

沒
有
衣
食
之
憂
而
多
有
文
明
追
求
，
是
延
續
久
遠
的
保
證
。

讀
書
室
牆
上
的
﹁三
禾
讀
書
﹂
，
係
南
懷
瑾
絕
筆
，
可
見
先
生
對

鄉
人
讀
書
之
關
念
。
坐
讀
書
室
，
令
人
欣
慰
復
多
感
，
而
想
到
了
我
們

那
裡
的
情
況
，
於
是
吟
成
小
詩
一
首
：
﹁一
樓
掩
映
綠
蔭
中
，
清
雅
宜

人
卷
軸
豐
。
歸
去
好
同
鄉
里
講
，
商
潮
盛
處
讀
書
風
。
﹂
今
寫
此
小
文

，
已
不
只
是
講
給
家
鄉
的
各
界
人
士
，
同
時
還
欲
說
明
，
將
讀
書
風
氣

的
衰
敗
歸
罪
於
經
濟
潮
，
顯
然
是
不
對
的
，
至
少
欠
確
當
，
應
該
還
有

社
會
的
深
層
次
原
因
。
經
濟
發
展
了
，
生
活
水
準
提
高
了
，
本
可
以
是

進
一
步
形
成
讀
書
風
氣
的
條
件
。

中 鎮
詩社詩人
胡迎建所
著《一代
宗師陳三
立》，為

陳三立研究力作，頗可讀。而
其中關於陳三立幾件事，尤可
道。

陳三立，號散原，人稱散
原老人，為近代大詩家，晚清
以來影響最大的同光體代表人
物、近代江西詩派首領，自稱
「未嘗一日居官」的 「神州袖

手人」。
第一件事，拒為張作霖撰

壽序和墓表。東北王張作霖某
歲生日，其部下請陳三立為作
壽序，奉萬金為酬，陳三立辭
而不寫。奉辦者請人致意，說
願意再加酬金，陳三立更是不
肯答應。張作霖聽說後，很不
高興。陳三立處之泰然，無所
顧慮。張家人當然以此為憾。
張作霖被炸死時，張學良以二
萬金求陳三立為其父作墓表，
陳三立仍拒而不寫。張學良於
是轉而以一萬金請章太炎寫，
章太炎為寫之。著名植物學家
兼詩人胡先驌憶及此事時說：

「世人於是知兩人之身價矣！」
我們如今且不論陳三立、章太炎兩人之

身價如何，單是陳三立拒而不肯為張作霖作
壽序和墓表事，便足見舊時文人之風骨。難
怪其子陳寅恪亦骨氣凜然可敬。觀今日眾多
文人趨炎附勢巴結權貴、昧良心為貪官寫拍
馬屁文字，哪裡還懂得什麼叫文人骨氣。

第二件事，拒日本人之拉攏。雖為 「神
州袖手人」且未嘗一日居官，散原老人的愛
國情懷和民族氣節卻令人敬佩。散原老人和
陳寅恪一家住在北平城內，終日聽着隆隆的
炮聲，深為國家民族危亡而憂。日軍進入北
平後，已經八十五歲高齡的散原老人，面對
山河破碎，情緒極為悲憤消沉。卧病在床後
，無論家人怎樣勸慰，他就是不肯進食。

終日憂憤不食，導致病情加重，又拒不
服藥，決意一死以殉國。散原老人在臨終時
問家人： 「外傳我軍在馬廠得勝，不知確否
？」事類宋代李綱臨終大喊 「渡河」與陸游
臨終《示兒》詩，足令人感泣。柳亞子後來
所作《贈陳寅恪先生伉儷》詩中有句為： 「
少愧倡狂薄老成，晚驚正氣殉嚴城」，即指
此事，詩後自註云： 「散原老人與海藏（鄭
孝胥）齊名四十餘年，晚節乃有薰蕕之異。
余少日論詩，目鄭、陳為一例，至是大愧。
」因散原老人之民族氣節，想到少時論詩將
後來為漢奸的鄭孝胥與散原老人相提並論而
大愧。

由此二事可知，一個文人，首先要有文
人骨氣、民族氣節，其次才是才學與成就，
即古人所云 「先器識而後文藝」。可惜如今
許多文人已不懂得這一點。

看此題目，讀者朋友莫笑
，不是本人想寫文章找不到合
適題目，而是當今社會的漢語
水準已下降到不得不來說說 「
上下」二字的地步了。謂予不
信，你若是中國最大移動通信
商的客戶，可向中國移動公司

詢問手機消費情況，那麼你就會聽到這樣的語音
回覆： 「我們已將您最近的消費情況下發至您的
手機，請注意查收。」由此你就會知道，每天不
知有多少中國人會收到類似的答覆、資訊。

「上」與 「下」，除表示高低位置外，還多

用於上下、尊卑關係，古來最多見的是皇帝 「下
詔」頒令、朝臣 「上疏」言事。皇上嫁女叫 「下
嫁」，送好東西給皇上叫 「上貢」。

現今政府部門、部隊以及各種組織、機構、
公司中，分領導被領導、上下的層級和關係，所
以有 「上司」、 「下級」和 「上報」、 「下發」
之類說法。而相互組織或團體之間，公司與個人
，個人與個人，因沒有高低尊賤之分，所以不能
用 「上×」與 「下×」。應該視顧客為上帝的商
家，居然對顧客說出 「下發」給您之類的話，實
在是太沒文化了。

用以表述上下關係、尊卑地位的 「上」與 「

下」，其實更多情況下為禮貌用語，對對方往往
敬用 「上」，對自己則謙稱 「下」。如李白《與
韓荊州書》： 「然後退掃閒軒，繕寫呈上。」蘇
軾《答王欽臣啟》： 「感佩之至，但切下懷。」
本人平時與友人書信、電子郵件、短信往來，無
論對方年長年輕，更無論高官富商百姓貧民，最
多用的是 「寄上」，有時也用 「奉上」、 「呈上
」之類。請別人來信、寄書或說明意見等，均用
「寄下」、 「示下」之類語。所以聽到中國移動
「下發」的回覆，總覺得好笑。

其實，中國移動如果不擬用謙辭的話，去掉
不禮貌的 「下」字，只說 「發至」就挺好。

玉體橫陳是一個
著名的歷史典故，它
是南北朝時期北齊第
五位皇帝高緯創造的
。他的父親是北齊武
成帝高湛，母親為胡

皇后。高緯即位時，腐朽的北齊政權已經
搖搖欲墜，他自己仍然荒淫無道，政治越
來越腐敗。

高緯當了皇帝之後規定，只要出錢就
可以當官，只要出錢，殺人也可以免死。
總之，只要出錢幹啥都行，於是北齊被鬧
得烏煙瘴氣，民不聊生，很多老百姓都成
了乞丐。看到這些，啟發了高緯的藝術靈
感，於是他在皇宮的一個花園旁邊建了一
處貧苦的村舍，讓太監和宮女裝扮成村民
模樣，他裝扮為要飯的，在艷陽高照下，
衣衫襤褸地四處乞討，以此為樂。他又營
造窮兒之市，親自在市上進行商品交易。
他修築西鄙諸城，命令手下人穿上黑衣服
，裝扮成羌族兵士，讓他們鼓譟追逐凌辱
自己。從晉陽東巡，他常常單騎飛馳，解
衣散髮而歸，頗有其先祖放蕩的遺風。

高緯上台後，封自己的奶媽陸令萱為
女侍中。結果，陸令萱、和士開、穆提婆
、韓長鸞等佞幸小人把持了朝政，勾引親
黨、賄賂公行、獄訟不公、官爵濫施。一
時之間，奴婢、太監、娼優等人都被封官
晉爵。天下開府一職的官員達到一千多人
，儀同官職難以計數，僅領軍就增加到二
十人，由於人員龐雜、職權不明，結果中
央下達的詔令、文書，二十個領軍都是在
文書上照葫蘆畫瓢寫個 「依」字便扔到一
邊，沒人真正去執行。

高緯還把每個宮女都封為郡官，宮女
錦衣玉食者達五百多人。一件裙子價值萬
匹，一張鏡台竟值千金。高緯又建造偃武
修文臺，在嬙諸宮中營造十二院，其壯麗
輝煌的程度超過了都城的建築。但是高緯
愛無常性，多次拆毀又多次修復。為按時
完成進度，夜晚用火照明，天寒地凍時用
湯和泥，百工困窮，沒有一點休息的時間
。開鑿晉陽西山大佛時，僅照明用，一夜
就燃油萬盆。他為自己寵愛的胡昭儀營造
大慈寺，後又為穆皇后建大寶林寺，窮極
工巧，運石填泉，糜費數以億計，死亡百
姓、牛馬等不可勝數。更為荒唐的是，高
緯的牛馬狗雞的地位和大臣們一樣，都有
封號。他的愛馬封為 「赤彪儀同」、 「逍
遙郡君」、 「凌霄郡君」等。鬥雞的爵號
有 「開府鬥雞」、 「郡君鬥雞」等。犬在
馬上，還要給牠放上褥子，時不時地還要
把牠攬抱在懷中。

高緯十分注重實踐，並學會了在實踐

中體驗樂趣。這一點也不光他有，他的弟
弟高綽也有。一天，這個高綽在街上看到
一個美女抱着孩子，突發奇想，上去把那
個孩子搶下來摔在地上，就讓狗來吃。吃
完了孩子，高綽感覺還不過癮，就又在那
個已哭得七葷八素的美女身上抹滿了血，
招了那些狗去吃，頃刻，這個美女撕扯得
差不多了，高綽帶着手下的僕役哈哈大笑
。高緯聽說高綽十分殘暴，派人把他抓來
審訊，而高綽滿不在乎，仍是談笑自若。
高緯對他毫無辦法，也沒有給他定什麼罪
。有一次，兩人閒嘮起來，高緯問高綽：
「你在定州時，幹什麼最快樂？」高綽爽

快地答道： 「把蠍子放在大容器中，再把
糞中的蛆多放進一些，蛆被蠍子蜇得蠕動
不已，那才最好看呢。」高緯第一次聽說

有這樣好玩的，於是命人抓來一些蠍子，
放在浴盆內，又把一個人剝光，逼他躺在
盆中。不一會兒，他的身子上爬滿了蠍子
，蠍子到處亂蜇，把那人蜇得體無完膚，
痛得大聲哀叫。而高緯與高綽則在盆外觀
看，樂得手舞足蹈。高緯對高綽說： 「這
樣快樂的事情，為什麼不早告訴我呢？」
高綽對高緯的別出心裁則讚不絕口。

後來，不知怎麼的，高緯的恐怖戲有
點導累了，也有點看累了，又想起了玩戰
爭遊戲。於是，他安排人建了一些倣真的
城牆、城門之類的東西，然後再安排一些
士兵攻城，他帶着自己的妃子和太監宮女
一起守城。為了加強戰爭的真實性和慘烈
場面，高緯在自己的弓箭上抹上巨毒，射
那個 「攻城」之人，經常一天能射死百八

十個。據說，一次看着高緯百發百中的神
箭，兩個妃子甜言蜜語地誇獎了他兩句，
高緯一高興，當天射死了七八百人，頓時
血流成河。

高緯有一個妃子叫馮小憐，這個馮小
憐長得漂亮至極，肌膚吹彈可破。吐出的
氣聞起來都是香的，而且身材凹凸有致。
於是乎，高緯不管有事沒事，即使是跟大
臣商量事，也常常讓馮小憐擁在懷裡或把
她放在膝上，使議事的大臣常常羞得滿臉
通紅，說話語無倫次。據說馮小憐的玉體
曲線玲瓏，在冬天寒冷的季節裡，軟如一
團棉花，暖似一團烈火；在夏天溽暑炙人
的時候，則堅如玉琢，涼若冰塊，是一個
天生的尤物。 「獨樂不如眾樂」，高緯認
為像馮小憐這樣可愛的人，只有他一個人

來獨享她的美艷風情，未免暴殄天物，如
能讓天下的男人都能欣賞到她的玉體豈不
是美事。於是就讓馮小憐裸體躺在朝堂的
一張案几上，並時不時作出各種動作，以
千金一視，讓大臣們排着隊都來一覽秀色
。 「玉體橫陳」的典故即來源於此。

北齊的鄰國是北周，當時在位皇帝叫
宇文邕，聽說高緯昏聵無能，料想正是侵
佔北齊的絕好機會。西元五七六年的秋天
，宇文邕帶了幾萬威武齊整的士兵來攻打
晉州了。 「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
晉陽」，北齊王朝進入風雨飄搖中。

而此時，高緯正與馮小憐在天池打獵
，前線警報從早晨至中午已來了三次。高
緯居然說： 「只要小憐無恙，戰敗又有何
妨！」齊國的右丞也斥責士兵道： 「皇帝

正遊獵為樂，邊境稍有戰爭，乃是常事，
何必急急奏聞？」到了晚上，平陽報稱失
守，高緯知道後，仍是若無其事。看看天
色已晚，高緯想收拾回歸，可是馮小憐興
猶未盡，請他再獵一圍。看着身着戎裝的
馮小憐如此颯爽英姿，高緯高興地答應了
。於是又獵了好長時間，獲得幾頭野獸，
方才盡興而回。周武帝宇文邕率軍西還。
高緯見狀，就率領軍隊圍攻平陽，想一舉
奪回失地。由於周軍奮勇抵抗，北齊軍隊
久攻不下。他們想了一個偷偷摸摸掘通地
道的辦法，轟陷城垣十多丈。將士們想趁
此時機攻入城中，卻遭到高緯的拒絕。原
來他想讓馮小憐看看這宏偉壯觀的場面。
可是馮小憐此時正在梳妝打扮，畫眉修鬢
，抹粉塗脂，好長時間才到來。結果周軍
已經將缺口完全堵住，北齊軍隊失去了戰
機，再也無法衝進去了。聽說城西有聖人
的足跡，馮小憐想去觀看。但是到城西要
經過離城很近的一座橋，高緯怕守城的周
軍射箭射到橋上，要了馮小憐的命，就命
令士兵抽掉攻城用的木料，在離城很遠的
地方另外營造一座新橋。新橋造好後，高
緯就和馮小憐走上去。由於橋架得不結實
，經不起馬踩人踏，走到中間就塌了，二
人無奈，只好返回。

在大兵壓境的情況下，高緯仍然與馮
小憐尋歡作樂；更為荒唐的是，就在都城
鄴城被攻克前夕，高緯禪位給太子。當時
太子高恒年僅八歲，讓一個年幼小孩子支
撐危局，也只有高緯能做出這樣的舉措。
西元五七七年的正月，北周攻克了鄴城。
高緯父子與馮小憐等人倉皇出逃，準備投
奔陳朝，在青州被擒，成為周軍的階下囚
。被安置在鄴城後，高緯仍有一件事情放
不下心，那就是馮小憐被俘，至今仍無下
落。高緯惦記着她，請求周武帝宇文邕把
她賜還給他。宇文邕鄙夷地說： 「我看待
天下，就像脫掉一隻鞋子一樣，一個婦道
人家難道會捨不得還給你！」就將馮小憐
還給了她。高緯大喜過望，高高興興地把
馮小憐領了回去。不久，宇文邕召高緯及
高氏諸王公入宴，酒至半酣，令高緯起舞
。高緯毫無難色，乘着三分酒意，舞了一
回。

這年冬天，有人誣告高緯謀反。周武
帝將高緯父子及齊宗室諸王，一併賜死。
高緯只有二十二歲，史稱高緯為齊後主。

晚唐詩人李商隱寫過一首詩《北齊》
「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荊棘始堪傷。小

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來諷
詠高緯和寵妃馮小憐荒淫亡國的故事。北
齊幾代帝王，皆兇淫荒唐，到後主高緯更
是登峰造極。究其原因，也許是家族遺傳
，也許是後主生於安樂不知創業的艱辛，
其荒唐行徑讓人痛恨。其實，紅顏禍水不
過是後人為了替那些亡國昏君開脫而加在
女人身上的罪名罷了。因為即使沒有馮小
憐，北齊攤上高緯這樣的皇帝，怎麼都不
會長久。

早
上
剛
起
床
，
我
就
接
到
一
封
來
自
小
鎮
的
伊
妹
兒
。
發
信
人
是
鎮
政

府
自
來
水
部
門
的
主
管
，
她
告
訴
我
，
兩
月
一
次
讀
表
時
發
現
我
最
近
的
自

來
水
用
量
高
得
反
常
，
所
以
再
次
派
人
前
去
調
查
。
結
果
發
現
，
地
下
室
廁

所
抽
水
馬
桶
的
開
關
沒
有
反
彈
到
關
閉
位
置
，
兩
個
月
來
每
天
流
掉
約
五
千

加
侖
的
水
。
考
慮
到
流
出
的
是
淨
水
，
他
們
願
意
減
免
污
水
處
理
費
六
百
多

元
，
可
即
便
如
此
，
最
後
帳
單
還
是
超
過
一
千
七
百
五
十
美
元
。

我
今
年
在
國
內
休
假
，
房
子
轉
租
給
在
我
校
臨
時
代
課
的
一
名
中
國
教

授
。
我
們
簽
訂
了
租
賃
合
同
，
我
也
曾
讓
她
留
意
地
下
室
的
抽
水
馬
桶
。
前

八
個
月
無
恙
，
沒
想
到
最
後
還
是
出
了
問
題
。
我
的
房
子
是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建
造
的
，
但
我
回
國
之
前
，
有
關
設
施
都
檢
查
或
重
新
替
換
過
。
想
來
她

也
經
常
去
地
下
洗
衣
房
洗
衣
服
，
不
知
為
何
兩
個
月
來
一
直
沒
發
覺
這
個
故

障
。

根
據
租
房
協
議
，
她
應
付
租
賃
期
間
所
有
的
電
費
、
電
話
費
、
天
然
氣

費
用
和
水
費
。
但
有
關
帳
戶
都
在
我
的
名
下
，
扣
款
也
直
接
通
過
我
的
銀
行

帳
戶
。
和
父
母
一
講
，
他
們
擔
心
這
位
同
胞
是
否
會
賴
帳
，
同
時
也
埋
怨
我

不
該
把
好
好
的
房
子
轉
租
給
人
。
可
是
小
鎮
冬
天
奇
寒
，
房
子

必
須
有
人
照
管
，
裡
面
住
人
有
好
處
。
再
說
，
前
兩
次
我
轉
租

給
美
國
人
也
沒
什
麼
問
題
，
這
次
出
現
情
況
，
只
能
算
運
氣
不

好
吧
。給

她
發
伊
妹
兒
商
討
水
費
問
題
，
房
客
的
反
應
果
然
不
盡

人
意
。
她
聲
稱
從
沒
用
過
地
下
室
廁
所
，
對
漏
水
問
題
也
毫
不

知
情
，
認
為
不
該
由
她
付
水
費
。
我
無
奈
去
諮
詢
鎮
上
的
房
地

產
公
司
，
並
附
上
我
們
當
初
的
租
賃
合
同
。
一
位
房
地
產
經
紀

人
建
議
可
以
找
律
師
諮
詢
，
另
一
位
則
根
據
他
多
年
來
的
經
驗

提
出
如
下
辦
法
：

根
據
簽
訂
的
合
同
，
房
客
應
支
付

水
、
電
、
煤
氣
費
用
，
也
應
及
時
報
修

任
何
設
備
故
障
。
可
是
水
電
帳
戶
依
舊

在
我
名
下
，
如
若
對
方
賴
帳
，
我
除
了

打
官
司
外
別
無
他
法
。
不
過
，
鑒
於
我

給
對
方
的
房
租
非
常
優
惠
，
這
次
又
是

她
疏
忽
大
意
造
成
的
後
果
，
也
許
她
願

意
支
付
本
次
水
費
中
的
常
用
部
分
以
及

餘
款
的
一
半
費
用
。
如
果
對
方
不
合
作
，
我
可
以
扣
留
她
事
先

支
付
的
保
證
金
。
但
當
初
我
因
為
大
家
都
是
中
國
人
，
又
是
學

校
同
事
，
只
收
了
她
一
個
月
的
租
金
作
為
保
證
金
，
即
使
沒
收

那
六
百
美
元
也
是
杯
水
車
薪
。

這
一
年
來
，
這
個
房
客
狀
況
不
斷
。
有
次
她
出
去
度
假
，

大
門
沒
關
緊
。
回
來
後
發
現
大
門
被
風
吹
開
而
報
警
，
虧
得
治

安
情
況
好
，
沒
人
趁
機
入
室
行
竊
。
最
近
，
因
為
她
沒
有
及
時

除
草
，
鄰
居
給
我
發
伊
妹
兒
抱
怨
，
我
不
得
不
遙
控
操
作
，
通

過
小
鎮
的
熟
人
另
找
了
家
除
草
公
司
才
算
搞
掂
。
她
大
約
沒
有

在
美
國
擁
有
房
產
的
經
驗
，
不
知
道
有
些
美
國
人
對
社
區
的
室

外
景
觀
較
﹁疙
瘩
﹂
，
動
不
動
就
要
投
訴
。
現
在
回
想
，
她
起
初
就
沒
及
時

來
交
接
，
等
我
回
國
後
才
入
住
，
漫
不
經
心
，
預
兆
不
佳
。

同
事
中
有
長
袖
善
舞
者
，
買
幾
幢
樓
，
裝
修
後
作
為
公
寓
租
給
學
生
，

回
報
豐
厚
。
我
做
了
十
個
月
房
東
，
卻
領
悟
到
房
子
萬
不
可
貿
然
出
租
，
對

房
客
要
仔
細
審
核
，
在
租
賃
合
同
中
也
應
註
明
萬
一
水
費
超
高
該
如
何
分
擔

責
任
。
不
過
，
這
次
能
及
時
發
現
問
題
並
加
以
補
救
，
要
感
謝
好
些
人
。
鎮

上
的
自
來
水
部
門
管
理
細
緻
又
人
性
化
，
發
覺
問
題
及
時
通
報
。
在
找
不
到

我
的
情
況
下
，
他
們
聯
繫
到
我
系
的
秘
書
，
秘
書
又
找
到
我
臨
走
前
託
付
的

羅
素
老
人
。
他
平
日
為
我
開
車
、
照
料
室
外
的
空
調
等
，
這
次
及
時
趕
到
，

修
好
了
地
下
室
的
抽
水
馬
桶
。
另
外
，
過
去
曾
賣
房
給
我
的
房
地
產
經
紀
人

也
為
我
提
供
建
議
，
讓
我
避
免
了
盲
目
操
作
。
小
鎮
是
個
好
地
方
。
我
一
年

不
在
，
左
鄰
右
舍
、
熟
悉
的
房
地
產
商
照
舊
熱
心
幫
助
。
我
有
時
覺
得
鄰
居

對
我
家
草
坪
說
三
道
四
，
不
勝
其
煩
，
但
同
時
也
感
受
到
小
鎮
社
區
相
互
守

望
的
情
意
，
也
算
破
財
免
災
、
不
幸
中
之
大
幸
了
。

商潮盛處讀書風 馬斗全

詩
人
風
骨

晉

生

玉體橫陳 魯先聖

﹁
上
﹂
與
﹁

下
﹂

馬
其
鈍

房東難為 純 上

倚在床邊，前後望
海，風穿堂過。一家三
口，在海上水屋各自悠
閒的打發着時光，等待
離島船隻的歸來。

首次家庭海外遊，
小狀況不斷，卻幸福美滿。與兒時不同，除了
時間與父母商量以外，吃喝住行統統由本人搞
掂，實實在在的成了 「話事人」。二十多年的
時間，角色互換，照料家人的職責已傳遞。

若友人是緣分，則家人是注定；友人可以
合則來，家人卻沒得選。親人的相處，與友人
不同。缺了自由的輕鬆暢快，多了一份不可替
代。代溝、誤解、觀點出入一定常有。與正能
量一樣，心中有愛，就可以將它傳遞。用美的
眼睛去看，世界就是美好的；用愛的心去生活
，家人必相親相愛。

很多國人，包括自己的至親，都習慣用 「
愛」來扼殺下一代。一句 「為了你好」，就做
好一切決定。而自己卻堅信，真正的愛，應是
尊其所愛，用他需要的方式去愛他。倘若對自
己還未清晰，那就助他找尋、明瞭，發現己
愛。

從一無所知到自己辦妥簽證；從滿心戒備
到主動打招呼交流；從一言不發到肢體語言溝
通；從無所適從到靜靜享受日的燦爛或夜的寧
靜……當父母置身於新的環境，對新興事物的
慢慢接受，思想意識逐漸開放適應，他們的 「
成長」看在眼裡，樂在心裡。

愛傳遞
一粒沙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燈燈
下下集集

人人
與與事事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域域
外外
漫筆漫筆

晉陽西山大佛 （資料圖片）

黃土地上的教堂 盛利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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